
摘要：元宇宙的出现实现了人的虚拟存在，为个体的生命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在元宇

宙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将发生新的变革，即“教育元宇宙”的诞生，教育空间向虚拟维度延

伸、教育时间显现情境化的特质、教育关系呈现虚实多元化的样态。但基于数据、算法的教

育元宇宙具有单向度、封闭性、伦常松懈的消极特征，可能造成学生个体经验格式化、生命

意义贫乏的问题，并使学生陷入自我角色化的危险。对此，在建构教育元宇宙时，应当以身

体主体为尺度建构元宇宙中的身份认证机制，以现实世界为目的打造虚实融合的教育场景，

并以生命关怀为指向实现教育伦理，从而化解风险并完成元宇宙带来的教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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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元宇宙就已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跨越时空、共在共享的虚拟

世界，反映了人们对于超越现有存在方式的渴望以及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愿景。2021年，Rob⁃
lox构建出元宇宙概念股，扎克伯格将Facebook正式更名为Meta，试图打造一个元宇宙平台，“元宇宙”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技术层面来看，元宇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技术、增

强现实技术、5G等技术共同构造的虚拟空间；从社会生态角度来看，元宇宙是对社会生态的真实映射，

由人际关系、法律关系、经济关系、技术生态体系等构成[ 1 ]；在生存论视域下，元宇宙具有时间与空间

双重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人的生存世界，让人获得虚拟之在。本文正是以生存论的视角对元宇

宙以及人在元宇宙中的生存境遇进行分析并展开论述。在元宇宙的影响下，教育将发展出新的形态，

即教育元宇宙，这是元宇宙“教育化”以及教育“元宇宙技术化”双向发展的结果，它不仅重塑了教

育时空与其内部的教育关系，也解决了传统线上教育以及现实教育的一些问题，让学生主体的发展获

得更丰富的可能性。但教育元宇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的发展时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本文试图对

教育元宇宙进行探究，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并给予一定的建议，使教育元宇宙真正发挥育人价值。

二、元宇宙与人的存在境遇

元宇宙是由人创造出的虚拟空间，它的实现离不开各项智能技术的发展，但元宇宙的意义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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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社会—技术层面，它还与人的存在相关，在元宇宙的背景下，人通过虚拟存在的方式进一步实

现了生命的自由。

（一）元宇宙的基本内涵

1992年，斯蒂芬森在其作品《雪崩》中首次提出“元宇宙”这一概念。在《雪崩》的语境中，元

宇宙是一个多人在线的虚拟世界，用户能够创造自我的“虚拟化身”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活动[ 2 ] 35。如今

元宇宙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此，在线创作游戏公司Roblox将元宇宙界定为“虚拟宇宙中持久的、共享

的三维虚拟空间”[ 2 ] 35。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认为，元宇宙是一个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具身互联网时

空，人们在其中能够获得各种沉浸式体验[ 1 ]。在社会生态的定义中元宇宙被视作“互联网发展的终极产

物，是现阶段已有虚拟世界的升级，并拥有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系统”[ 3 ]。还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借助

数字科技构造虚拟世界的技术”[ 4 ]。总之，元宇宙本质上是一个人为创造的虚拟空间，具有一定的超越

性与创造性，一方面，它模拟、构造现实生活中的场景，给予人跨越空间的力量，并以其联通性、高

效性与契合性让人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存在感、代入感与归属感[ 5 ]；另一方面，它打破现实规则的桎梏，

将人的合理想象数字化，生成新奇独特的境域，让人的幻想成为虚拟中的现实。

但虚拟空间并非全新的研究主题，20世纪末，美国学者海姆已然探讨了虚拟实在的问题，并将模

拟性、交互作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以及网络通信作为虚拟实在的内涵及特征[ 6 ] 113-119。

虚拟实在可谓是人为建构的一种技术性实在，大量的物理设备构成它的形式之在，其主要是由人身体

实体的感知功能将个体投入虚拟的时空之内；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意识、思想内容被对象化，构成虚拟

空间的实质之在，空间中离散的生活要素及其整体布景便源于此。包括元宇宙在内的虚拟空间皆具有

有无相生、无中含有、有中实无的特征，是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 7 ] 61。但元宇宙与传统虚拟空

间又有所不同，作为虚拟空间形态发展的最新阶段，其将人由物理、生理的存在变成一种数字、信息

的存在，从而消除了虚拟实在和客观实在之间的鸿沟，最终实现人对虚拟实在的真实融入[ 7 ] 83。由此可

见，元宇宙是人创造出的可能世界，是人依据自我的尺度得以实现可能生活的重要介质。

（二）元宇宙中人之存在境遇的双重审视

海德格尔认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基本建构方式[ 8 ] 63。人与其他存在者的结缘与联系必然

发生在世界之中。元宇宙具有世界的意蕴，为人提供了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寓所，让人拥有了虚拟存在

这一非同寻常的存在境遇。

虚拟存在是人将自我的现实生命数字化、符号化之后所获得的存在方式，寓居于元宇宙中的人属

于一种虚拟化身，拥有着真实人物的基本特征，却并非他们的一比一镜像呈现，相比于真实人物，虚

拟化身具备超越现实的自由与行动力。具体来看，人的虚拟存在有以下三重积极意义：

第一，虚拟存在是人主体性创造力量的显现。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人是未特定化的自然生

命，无法像动物那样天生具备特定的性能以适应某种环境的生存，因而他不得不发展其创造力，在适

应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生存空间，并不断拓展其生命形态，重释生命价值。虚拟空间便是人基于

现实为自我创造出的新世界，在这里，人的生命呈现出新的样态，他“在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

生命之上创造了自己的虚拟生命”[ 9 ]。当人以虚拟生命在世，就意味着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客观法则

的束缚，以最主观、直接的生命体验去追寻新的生命意义，建构“属我”的生活世界。

第二，虚拟存在是人自由的体现。“一方面，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

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 10 ]获得自由指向的是人固有的自由，即人对于自由的向往；走向自

由指向的是人具有实现自由的能力。在现实的存在状态中，人有获得自由的愿景，但在客观因素的限

制下，难以真正走向自由，虚拟存在的实现则让两种自由得以重叠。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存在并非全然

漠视现实中的法则，让人拥有无序的自由，而是在规则的指引下，最大限度地给予人自我实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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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虚拟存在打破了时空的绝对间隔，让主体能以数字化的形式在场与他者进行交往、行动。

尽管传统的网络在线交流平台也让身处不同空间的个体得以相遇，但这种交往多停留在视听知觉层面，

未能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在元宇宙中，人之身体与虚拟世界的距离被取消[ 11 ]。交往双方能强烈感受到

彼此的存在，宛如相遇于现实。

然而，元宇宙是一个由算法构筑的世界，现实中的人只有遵循算法规则才能进入元宇宙，获得虚

拟存在的可能。这表示个体在选择虚拟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必将舍弃一些现实赋予自身的东西，而这种

舍弃则可能置人于危险的境地。首先，虚拟存在的方式破坏了人的完整生命意义。在元宇宙中，数字

化成为诠释人生命的唯一方式，诚然将人的形体特征、生理机能等做数字化处理能更好地模拟出人的

身体状态，但削弱了其思想、情感、价值观的非量化意义。其次，虚拟存在异化了个体经验世界的方

式。一方面，由于元宇宙遵循的是效率化的原则，许多虚拟体验往往以加速或是剪辑的方式进行，这

使个体在元宇宙中的“体验”不会必然转化为“经验”形式，而多以数据的形式留存于云数据库中；

另一方面，数字化思维作为人在元宇宙中处理海量数字信息的方式，其弊端在于个体只能浅表地把握

事物的特征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或以独特的视角去发现事物的内在价值。最

后，虚拟存在的方式会让人逐渐疏离社会伦理。当个人选择以虚拟化身的样态进入元宇宙时，就表示

他选择了将现实中的伦理角色及其背负的责任暂时放下，接受并沉浸式地体验各种新的角色，然而不

同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伦理冲突，这会造成个人对自身伦理角色的认知混乱。

三、教育元宇宙：教育形态的新变革

元宇宙技术的发展将引起教育领域的变革，“教育元宇宙”便是元宇宙与教育互相适应与建构之下

的创新性成果。在元宇宙技术的支持下，教育的时空运行方式、教育关系及其交往方式皆发生了变革。

这些变革弥补了当下教育的不足，让学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成为可能。

（一）超越传统物理限制，实现教育空间虚拟向度的建构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 8 ] 131换言

之，空间构筑了人的存在并承载着人的生命价值。教育空间则是一种特殊的人之生存空间，儿童的知

识学习、道德发展以及人格健全等皆伴随着教育实践活动在此展开。

元宇宙的出现使教育空间呈现出新的样态，教育空间不再局限于学校、家庭、社会这些具有物理

性质的场所，虚拟空间成为其新的延伸之所。尽管网络早已成为教育活动的栖居之所，打破地理条件

的限制，让身处不同空间的师生得以在线上展开教学活动，但线上教学并未真正使网络成为教育空间，

师生的虚拟在场、交流互动等皆成问题，致使网络教学质量落后于现实课堂。元宇宙则凭借其技术的

优越性，解决传统线上教学的一些问题，从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空间。首先，元宇宙将现实空间与虚拟

在场相统一，让师生以身体非在场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在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在场，教育主体会将

注意力、情感、意识等投入搭建的仿真虚拟课堂中，忘记技术设备的存在以及身体所处的现实环境，

从而相信自己在虚拟课堂中的所视、所听、所感。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沉浸式在场的意义在于弥合

了传统意义上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让栖居于教育元宇宙中师生的存在表现为“印记”[ 12 ]。其次，元

宇宙让师生虚拟空间内的互动、对话、交往成为可能。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对话和敞亮是教育活动的

基础[ 13 ]。只有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领会知识的意义，教育才真正发生。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

由于物理条件的限制，师生之间有对话、交往却鲜少有情感的相通与精神的相遇，元宇宙技术则可通

过搭建教学情境、增强个体知觉的方式促进教育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在信任、关怀的氛围中完成教学

目标。最后，元宇宙突破现实的教育限度，为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发展提供生长空间。尽管元宇

宙是一个人造的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界限，但它旨在实现人虚实融生的生存状态，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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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现实践行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显现情境化的教育时间，赋能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时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表征，其中“时”表示的是生命的场景[ 14 ]，它的统一性在于“境”，个体寓

居于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有其唯一而又无限的生命向度。换言之，时间具有时机的意蕴，它与每一

个个体结缘，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给予其合适的指示。但时间的机缘意蕴却总被遗忘，数字成为时间

的主要表现形式[ 15 ]。钟表成为主宰人类活动的权威，学校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将各类事务安置在钟表的

数字表盘之间，根据指针跳动的节奏协调教育步调。

元宇宙的应用却可能打破钟表式教育时间的桎梏，让学生得以在情境化的时间中感受所学知识，

将知识与自我的生命意义建立联系，动态地生成个性化的知识体系。元宇宙极大地赋能了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学生能根据自身的认知状况有条不紊地安排学习计划。尽管发生在元宇宙中的教育教学活动

会因脱离钟表时间的绝对控制而出现一些意外，如偏离课程教学的内容、教学进度过慢，但这却更符

合学生生命的节律。在打破确定性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课堂更加生动、有趣，学生也更愿意投入其中，

分享、展示自我。在现实中，以严格的时间制度展开教育活动是为了使教育变强、变安全、变得可以

预测，从而免于风险[ 16 ]，在元宇宙的背景下教育风险变得美丽，在不确定、难以预测又充满挫折的虚

拟之境中学生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教育过程变成师生超越现实生命、建构个性化人生意义的旅程。

（三）形成多元化教育关系，丰富教育主体的交往方式

在现实的教育中，教育关系主要表现为师生主体的关系，不论是对主客体、主体性、主体间性抑

或是其他关系的探讨，其本质皆为“身体实体—身体实体”的关系形式，交往中必须将彼此视为具体、

完整、有血有肉的主体，并在身体构造的语言场内进行对话、交流。

在教育元宇宙中，教育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以身体实体出场的教育主体获得了虚拟化身

——对身体实体的生理特征、文化背景、性格特点、学习风格、精神状态等数字化之后的成果，它与

身体实体形成一种特殊的镜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化身在教育元宇宙中仍具有主体性，这种主

体性可通过感知和行动表现出来[ 17 ]。在虚拟化身的构造下，新的教育关系与交往方式得以衍生。第一，

“虚拟化身—虚拟化身”的新出现，使得每当现实难以满足教育实践的需求，身体实体难以在场，那么

所需的现实教学情境便可平移入元宇宙之中，由虚拟化身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第二，“身体实

体—虚拟化身”衍化而生。这对关系中又可分为“真实之我—虚拟之我”与“真实之我—虚拟他者”。

在前者关系中，真实自我既能让虚拟自我在模拟情境中展开教学活动，以弥补现实教学的缺憾，挖掘

真实自我的潜能，又能通过对虚拟之我的数据观测来评价真实之我的学业水平，以规划下一阶段的教

学或学习任务。在后者关系中，虚拟他者是被元宇宙系统设计好的人工智能体，可以是已故的学者或

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名师，它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特征，真实之我在与之沉浸式的交往体验中能够获

得超越现实的认知体验。

四、教育元宇宙的内在风险

（一）教育元宇宙的单向度与学生经验的格式化

“教育元宇宙是人机交互、人人交互、机机交互的全面数字化形态。”[ 18 ]它是一个数字世界，其中

人与各类情境皆由现实世界数字化而成。从这一角度上看，遵循着万物皆可数字化原则的教育元宇宙

具有单向度的特性。尽管它呈现了可视、可闻、可听、可感的沉浸式缤纷世界，但数字化的处理却易

将事物的整体性分解、复杂性弱化，事物间的微妙联系随即变得可控、可测。

不可否认，单向度的教育元宇宙能让教学活动更加效率化，但也让教育面临更大的挑战，效率化

的背后隐藏着学生“经验格式化”的危机，即学生倾向于以数据思维进行认知活动，在获取直接或间

接经验时忽视知识的整体性、复杂性，将之以数字化的方式纳入自我的认知结构中。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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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抱住的是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背后智慧的感悟[ 6 ] 9。由于教育元宇宙改变了个体记忆的方式，

当一切信息仅在掌握之中，下载与上传成为信息交流方式，那么留存于身体实体中的记忆成为多余，

承载着文化基因的书写技术逐渐没落。实际上，记忆并非人对于知识的复刻，其更多表达的是个体对

于知识主观性的遴选与结构化，体现个体的精神内涵。若将记忆放置在个体的身体实体之外，知识的

主观性以及个体性意义便被压缩、封存，并被表达为客观、量化的数据形式。

（二）教育元宇宙的确定性与学生生命意义的贫乏

由数据建构而成的教育元宇宙是一个确定的世界。数据本身不具有意义，要依靠特定的算法对其

进行提取、分析和应用。换言之，数据对于现实事物的表征及其意义的显现都必定遵循某种算法法则，

它是被设计好的虚拟世界，其中所有发生的事件都依赖于“伪概率”，即“通过一个公式和条件状态来

计算出事件的发生概率”[ 20 ]。也就是说，若影响某一事件发生的各个因素都被检测到，则该事件发生

的概率便是百分之百。教育主体在进行虚拟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这一规则。对此，有学者将

这种虚拟空间视为全景敞开式的牢笼，它在给予个体更多自由的背后却隐藏着对人的规训[ 11 ]。

算法规训会造成学生生命意义的贫乏：一是个性化的缺失。信息时代，托克维尔曾提出“信息茧

房”的概念，即个体会被自我的兴趣引导而过于关注某一领域的信息，并将认知局限其中，以至于视

阈狭隘如井底之蛙。在教育元宇宙中，信息茧房的情况仍可能存在，并且发生了去个性化、自我中心

化的新变化。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被动地接收人工智能体认为其可能感兴趣的知识。当进行多次

推送后，大部分个体甚至接收的是相似的信息，如果学生接受并依赖这种推送模式，就可能逐渐丧失

自我的个性与主体性。二是创造力的消解。在元宇宙中学生大多“将大量的有效时间投入到本质上无

效的已知数字世界的重复挖掘上”[ 19 ]。这是一种囿于固有模态之中的自我发现与突破，并不产生新的

知识或想法。三是学生自主选择与行动力的弱化。现实情境中的规则对于学生的束缚是显性的，而元

宇宙中算法的规则是隐性的，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算法设计者的意志传递给学生，使其在不自觉中

以排除自我的方式进行选择、展开行动。

（三）教育元宇宙的伦常松懈与学生的自我角色化

元宇宙本质上是一种由多种技术支持的高级形态的虚拟世界，在其诞生之初必然会引发一些伦理

问题，其中既包括以往虚拟空间中已经发生的，也包括智能技术所引发的新问题，如数据安全、社会

公正、虚拟化身的伦理认同等。这些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出离，在伦理问题上，

将虚拟与现实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伦理是连结律令的表达，个体的道德

行为必然“与他人连结，与社区连结，与社会连结，直到与人类种属连结”[ 20 ]。

当教育主体以虚拟化身的方式存在于教育元宇宙中，而暂时将现实的道德规则放下、伦理身份搁

置，在自我塑造中获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角色，就容易出现自我同一性的认知混乱。在阿甘本看来，人

的生命分为两种形态：一是 zoē，表示包括人与动物在内的一切生物皆具有的生命形式；二是bios，表

示的是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特定的生命形式[ 21 ]。bios实际上是一种被塑造的生命形式，亦是伦理之于生

命的表达。在现实世界，学生已然表现为bios的存在方式，并以此获得一定的自我认同。走进教育元

宇宙，学生则具有了自由重塑自我的力量，但这种自由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学生每一次对

自我的重塑也是消除自我的过程，当沉溺于这种虚假的活动，学生便会将现实中的伦理角色遗忘，与

他人产生隔阂，而教育元宇宙的教育性也随之失落。

五、应对教育元宇宙风险的策略

（一）以身体主体为尺度，建构元宇宙中的身份认证机制

“身体”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综合了身体与精神、物质与意识、情感与理性等对立的二元，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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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就是“身体”[ 22 ]。身体使人能够生存在实际的空间，也得以栖居在想象

的世界[ 23 ]。一方面，身体是区分个体与外界事物的边界，个体拥有身体，才能获得自我同一性，成为

真正的主体；另一方面，身体为个体敞开了世界，个体通过身体去接触、感知他者的存在，才能在认

知、体验中获得成长、超越自我。这表示个体不论是处于现实还是元宇宙的存在境遇，都要以身体主

体为尺度建构生命的存在之感。

教育元宇宙需关注身体主体的意蕴，并以此为尺度建构教育元宇宙的身份认证体系。首先，每一

位用户在进入教育元宇宙之前需接受现实身份的信息录入与数字化信息检测，方可获得唯一的教育元

宇宙 ID，而不能采取匿名或是虚假的身份，在脱离现实世界身体主体之在的情况下建构新的可能。其

次，技术是建构教育元宇宙身份认证体系的物质条件，是为数字化身份提供公信证明的基础。这就要

求一方面，数字化映射技术与VR技术能精准地反映人之为身体主体的重要特征，包括物理属性的基本

身体信息与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特征，为个体的虚拟行动与创造提供支持[ 24 ]；另一方面，通过区块链、

数据聚合、数据加密等技术来保护个体的身份隐私，让个体向系统交付身份信息的同时仍能维护其作

为身体主体的尊严。最后，教育元宇宙中身份认证与行动秩序的保障需要通过国家权威力量的干预，

建立起相关法律及其制度，为教育元宇宙提供稳定、公正、秩序的外围社会空间与科学以及安全的身

份认证机制，从而保证教育元宇宙中主体身份的合法性，避免多重身份的混乱为个人带来主体同一性

的困境以及教育主体间的信任危机。

（二）以现实世界为目的，打造虚实融合的教育场景

如果教育元宇宙彻底打破现实规则，让算法全然把控教育实践，那么教学难以适切于学生的性格

特征与认知状态，知识的普遍性意义将随着个体的主观性虚假体验而消解，原本求真、求善、求美的

教育则会遮蔽于“器”中，而将育人之“道”的情怀遗失。由此可见，教育无法在纯粹虚幻的世界中

进行，学生也无法在虚拟中获得成长。以现实世界为目的，打造一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相融通的教

育场景才是规避风险、发挥教育元宇宙育人价值的关键。

教育中以现实世界为目的意味着，将教育的意义贯彻于“对世界整体性的向往与行动之中”[ 25 ]。

让教育在现实与虚拟这两个相互论证的空间中贯通整体性的实践意蕴，既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现实主体

为教育目的，又强调教育主体对教学活动的实在参与。因此，打造虚实融生的教育场景需要把握现实

的意义，建设好物质环境、知识学习机制以及教育文化氛围。在物质环境中，尊重师生主体的身体体

验，通过三维全景采集在元宇宙的场景中还原各类现实物理空间的布局，让个体在以虚拟化身形态与

环境交互时具有超强的沉浸式体验感，并获得对虚实交融教育场景的感官与情感的双重认同，却又不

会迷失在各色虚拟场景中，遗忘现实中的教育计划。在知识学习机制的建构中，关注学生认知的生成

性、发展性与个体性，在充分发挥数据的收集、分析、预测和评价功能的同时也要留给学生一定的自

主选择空间。在教育文化氛围的打造上，仍需以现实为参照，强调平等、尊重、开放与多元，让学生

在充满人文性的技术化空间内展开正常的学习活动与人际交往，在虚拟化的教育境遇中仍能产生对现

实价值的理解认同。

（三）以生命关怀为指向，落实元宇宙中的教育伦理

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引发人们对教育伦理问题的思考。在元宇宙技术背景下，教育元宇宙带来

的伦理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数据提取、分析以及运用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的信息泄露问题，其

中个人的隐私会随之透明化，教育主体的权利难以保障，教育公平出现失衡；二是以虚拟他者为媒介

的知识共享机制使人际关系出现隔阂，师生之间的伦理联系遭遇削弱，这不仅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

还会阻碍学生的道德发展。

必须建立合理的机制，让教育元宇宙合乎一定的伦理精神。这一举措的关键主要体现在理念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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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层面。理念层面要求关注生命与伦理之间的天然联系，以生命关怀为指向建立起教育元宇宙中的伦

理机制。生命是个体在世的表现，我有生命意味着我是一个具有实现自我能力的完整个体。伦理标记

着生命个体的角色及其承担的责任，表征着生命之间合乎德性的特殊关系。因此，生命关怀不仅是建

构教育伦理的基本原则，更是教育伦理的重要内涵之一。生命关怀意味着对现实与虚拟生命的尊重与

敬畏、对学生个体之间元宇宙教育资源平等享有的保障以及对生命主体自由选择与行动权利的允诺。

基于此，技术层面的实践才能更好地发挥伦理的影响力。一方面，元宇宙相关技术的设计本身就需要

蕴含一定的伦理逻辑。它是伦理的技术性表达，在技术中嵌入适宜的伦理规则既可保证技术实际运行

的道德性，还可影响人的道德行为选择。让设计者将生命关怀的伦理意义写进技术的算法中，让技术

性与伦理性双向流通于教育元宇宙之内，既可发挥技术的正当功能，配合教育目的实现学生的认知发

展，又能使学生在充满尊重关怀的虚拟教育空间中获得道德人格的升华。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要同

时承担教育者与监管者的角色。元宇宙的技术设计是有限的，它不能适配于所有的教育情境，也不能

保证其教育伦理的完美运行。这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能及时发现并上报技术的程序漏洞，以人的智慧

协调技术的固有伦理缺陷，还需要教育工作者能引导学生适应虚拟化的教育情境，建立良好的生命自

我认同，以获得参与、建构教育元宇宙的基本能力。

元宇宙技术的发展将人带入虚实融生的新世界，人以现实为基础建构其虚拟存在，开启生命的新

纪元。虚拟空间成为教育场域新的延伸之所，师生能以不在场的方式去对话、交流、共享教学实践，

学生藉此获得新的发展。传统教育时间的框架被打破，创生出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情境化的时间模

式，让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生命节律，有条不紊地推动自我的学习进程。以“虚拟化身—虚拟化身”“身

体实体—虚拟化身”为基础建构的新型教育关系随之出现，其中蕴含着比传统教育关系更加丰富的教

育资源和学习机会。但必须意识到元宇宙技术犹如双面雅努斯之像，它在为教育创生新契机的同时可

能将之卷入某些风险中，这意味着教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比起骄傲于技术所带来的教育成就，更

需要在一切技术制造出的繁荣面前保持理性，透过元宇宙的现象来把握它的深层逻辑，主动探寻元宇

宙之于教育应用的风险问题，在技术危险成为现实之前，采用有效的策略去抵御。因此，教育元宇宙

存在的意义不是让人脱离现实境遇追寻空洞虚无的教育理想，而是在现实的价值指向中助力学生真实

人格的成长[ 26 ]。

参考文献：

[1] 李海峰，王炜 . 元宇宙+教育：未来虚实融生的教育发展新样态[J]. 现代远距离教育，2022（1）：47-56.
[2] 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 . 元宇宙[M]. 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
[3] 方凌智，沈煌南 . 技术和文明的变迁：元宇宙的概念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2022（1）：5-19.
[4] 张昌盛 . 人工智能、缸中之脑与虚拟人生——对元宇宙问题的跨学科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2021（12）：52-63.
[5] 郝俊杰，刘建锋，董珍 . 论元宇宙视域下新文科公共管理“四融合”人才培养[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2（6）：112-119.
[6] 海姆 . 从界面到网络空间 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 金吾伦，刘刚，译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7] 肖峰 . 哲学视域中的技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 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 邹红军，皮特·麦克莱伦 . 数字化时代与教育变革：研究背景、进展与局限[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

教育版），2021（1）：7-15.



第40卷 第1期 103

[10] 兰德曼 . 哲学人类学[M]. 阎嘉，译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92.
[11] 周午鹏 . 虚拟现实的现象学本质及其身心问题[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3）：73-78.
[12] 肖峰 . 人文语境中的技术——从技术哲学走向当代技术人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61.
[13] 雅斯贝尔斯 . 什么是教育[J]. 邹进，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
[14] 朱利安 . 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J]. 张君懿，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5.
[15] 张国玲 . 时间的四重形态及其教育异化[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5）：29-36.
[16] 比斯塔 . 教育的美丽风险[M]. 赵康，译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
[17] 韩敏，赵海明 . 智能时代身体主体性的颠覆与重构——兼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J].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5）：56-63.
[18] 翟雪松，楚肖燕，王敏娟，等 . 教育元宇宙：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形态的创新与挑战[J]. 开放教育研究，

2022（1）：34-42.
[19] 何哲 . 虚拟化与元宇宙：人类文明演化的奇点与治理[J]. 电子政务，2022（1）：41-53.
[20] 莫兰 . 伦理[M]. 于硕，译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35.
[21] 阿甘本 .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M]. 赵文，译 .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3.
[22] 梅洛-庞蒂 .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4.
[23] 张尧均 . 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42.
[24] 蔡娬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创新路径探索[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1（1）：110-119.
[25] 高伟 . 生存论教育哲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54.
[26] 赵磊磊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逻辑、挑战与实践[J]. 重庆高教研究，2022（1）：71-79.

Internal Ris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al Metaverse under the View of Existentialism

WANG Wei-Qi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metaverse has realized the virtual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provided infinite possibili⁃
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taverse, new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ield of edu⁃
cation, that is the birth of“the educational metaverse”: the educational space extends to the virtual dimension, the educational
tim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presents the diversified state of reality and
virtuality. However, the educational metaverse based on data and algorithm has th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one-dimensionality,
closeness, and loose ethic, which may lead to the formatting of students’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lack of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danger of making students fall into self-role. In this rega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etaverse,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in the metaverse based on the scale of the body subject, create the educational
scene of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real world, and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ethics with the direction of
life care, so as to resolve risks and complete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metaverse.
Key words: educational metaverse; virtual existence; virtual avatar; digitization; 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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